
C 5

二○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辛卯年三月初十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清
明
時
節
，
山
間
書
齋
，
泡
一
壺
鐵
觀
音
，
一
邊
品

嘗
，
一
邊
攤
書
而
閱
，
心
境
平
和
。
忽
聞
屋
外
喧
嘩
，

一
陣
一
陣
，
煩
擾
不
已
。
遂
步
出
陽
台
，
只
見
一
班
村

人
，
正
圍
坐
舉
杯
。
有
喝
啤
酒
，
有
飲
白
酒
，
乘

酒

興
，
高
談
闊
論
，
言
不
及
義
。

有
人
呼
曰
：
﹁
下
來
，
飲
一
杯
。
﹂
忙
耍
手
搖
頭
，
不
喝

酒
久
矣
，
對
此
場
面
，
更
無
興
致
。
反
身
回
桌
，
再
而
喝

茶
，
但
覺
清
香
入
心
，
復
趨
靜
好
；
並
隨
手
於
書
架
上
取
出

洪
啟
嵩
的
︽
喝
茶
解
禪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
年

十
月
︶，
讀
之
更
覺
寧
謐
，
紛
擾
哇
聲
，
再
不
入
侵
焉
。

唐
時
有
個
趙
州
禪
師
，
留
下
一
公
案
，
頗
耐
人
尋
味
。
話

說
有
日
，
有
兩
位
水
僧
前
來
參
訪
，
請
教
佛
道
。
趙
州
問
：

﹁
你
們
以
前
來
過
嗎
？
﹂
一
僧
答
不
曾
到
，
趙
州
說
：
﹁
吃
茶

去
！
﹂
另
一
僧
答
曾
到
，
趙
州
說
：
﹁
吃
茶
去
！
﹂
立
在
一

旁
的
院
主
滿
腹
狐
疑
，
問
這
和
﹁
吃
茶
去
﹂
有
何
相
關
？
趙

州
叫
他
：
﹁
吃
茶
去
！
﹂

洪
啟
嵩
說
：
﹁
一
句
﹃
吃
茶
去
﹄，
代
表

趙
州
禪
師
的
禪

心
，
就
是
平
常
心
，
千
言
萬
語
，
不
外
乎
﹃
吃
茶
去
﹄，
這
一

句
﹃
吃
茶
去
﹄，
也
就
是
從
日
常
的
吃
茶
吃
飯
中
，
尋
求
自

覺
。
所
以
不
管
是
已
經
來
過
的
，
不
曾
來
的
，
或
是
發
問

的
，
都
該
自
己
從
吃
茶
中
找
答
案
。
吃
茶
去
，
是
平
等
心
，

現
現
成
成
，
一
切
圓
滿
。
﹂

這
解
釋
太
﹁
禪
﹂，
或
嫌
﹁
玄
機
﹂，
令
人
煞
費
思
量
，
倒

不
如
近
人
趙
樸
初
一
詩
來
得
明
白
：
﹁
七
碗
受
至
味
，
一
壺

得
真
趣
。
空
持
百
千
偈
，
不
如
吃
茶
去
。
﹂
人
生
在
世
，
得

喝
一
壺
茶
，
心
靈
平
靜
，
洞
悉
塵
世
，
看
透
人
生
。
至
此
，

茶
確
是
一
種
﹁
道
﹂。
茶
是
中
國
的
至
寶
，
傳
到
日
本
，
成
為

﹁
道
﹂。
日
人
經
受
大
地
震
之
摧
殘
，
卻
以
平
靜
處
之
而
﹁
驚
﹂

於
世
，
此
非
﹁
茶
道
﹂
之
感
染
乎
？
想
到
我
們
的
搶
奶
粉
搶

鹽
，
就
不
勝
嗟
歎
。

以
前
朋
友
相
聚
，
多
以
碰
杯
為
尚
。
某
友
自
小
體
胖
，
唯

喜
飲
茶
，
無
日
無
之
，
幾
遍
嘗
百
茶
，
達
無
茶
不
歡
境
界
。

人
屆
中
年
，
轉
眼
入
暮
年
。
一
日
，
一
班
老
友
相
聚
，
髮
多

星
星
也
，
或
頭
漸
禿
，
慨
談
百
病
纏
身
，
藥
丸
一
包
包
，
常

帶
於
身
上
。
友
曰
：
﹁
身
體
尚
好
，
無
﹃
三
高
﹄
之
弊
，
更

無
腫
痛
之
苦
。
﹂
復
說
：
醫
生
見
其
驗
身
報
告
，
頗
覺
驚

訝
，
及
知
嗜
茶
，
遂
云
：
﹁
吃
茶
好
。
﹂

於
是
各
友
紛
說
：
﹁
吃
茶
去
！
﹂

洪
啟
嵩
在
自
序
中
說
：
﹁
茶
對
養
生
的
助
益
，
很
早
就
被

發
現
了
。
︽
神
農
食
經
︾
中
記
載

：
﹃
茶
茗
久
服
，
令
人

有
力
悅
志
。
﹄
自
古
以
來
，
無
論
是
在
心
性
的
修
煉
上
，
還

是
在
生
活
的
歷
練
中
，
都
深
刻
體
會
到
茶
這
種
不
可
思
議
的

特
性
。
因
此
，
古
代
山
林
的
仙
人
和
處
士
，
都
善
於
將
茶
運

用
於
身
心
養
性
與
心
靈
提
升
。
﹂
我
想
，
凡
人
也
可
藉
茶
而

臻
此
境
界
。
吃
茶
去
吧
！

書
中
介
紹
說
，
洪
啟
嵩
是
台
灣
知
名
禪
師
，
自
幼
參
學
各

派
禪
法
。
近
十
年
來
，
在
天
災
人
禍
不
斷
的
人
世
間
，
他
跨

出
宗
教
領
域
，
以
禪
法
為
根
本
，
以
放
鬆
為
方
法
，
自
創

﹁
放
鬆
禪
法
﹂
和
﹁
妙
定
禪
﹂
來
幫
助
地
震
、
水
災
、
金
融
風

暴
期
間
人
們
的
心
靈
重
建
。
他
這
種
禪
，
正
體
現
於
大
地
震

中
的
日
本
人
。

而
這
禪
，
也
是
﹁
茶
禪
﹂。

早
年
唱
片
大
興
旺
加
電
台
對
歌
曲

的
大
力
推
廣
，
是
歌
曲
大
流
行
、
歌

星
大
紅
大
熱
之
黃
金
年
代
，
但
歌
唱

成
行
成
市
成
為
人
民
生
活
要
素
之

時
，
歌
唱
者
演
出
場
地
仍
然
缺
少
，
到
七

十
年
代
初
有
了
電
視
推
助
，
而
收
音
機
之

流
行
仍
未
消
減
淨
盡
，
便
成
為
歌
唱
大
流

行
之
黃
金
歲
月
。
﹁
時
代
曲
﹂︵
昔
日
對
流

行
曲
之
統
稱
︶
由
台
曲
、
日
曲
到
港
曲
輪

番
各
領
風
騷
之
年
月
，
各
路
歌
手
鵲
起
全

靠
電
台
電
視
催
谷
，
另
有
一
大
家
沒
留
意

的
便
是
﹁
街
頭
歌
聲
﹂，
各
區
街
坊
市
集
夜

街
市
居
民
區

等
大
小
商
店
都
時
興
把
收

音
機
音
量
擴
大
以
助
氣
氛
招
徠
，
所
以
許

冠
傑
一
首
︽
半
斤
八

︾
、
譚
詠
麟
一
首

︽
愛
情
陷
阱
︾
等
唱
到
街
知
巷
聞
，
歌
星
想

不
紅
不
熱
都
難
。

到
了
作
詞
作
曲
人
版
權
會
一
成
立
，
涼
茶

舖
冰
室
戲
院
播
歌
都
要
收
費
，
甚
至
連
的
士

私
家
車
播
歌
都
說
要
交
版
費
否
則
拉
人
封

艇
，
於
是
一
兩
年
間
萬
馬
齊
喑
，
齊
齊
﹁
收

聲
﹂。
記
得
有
一
陣
廟
街
夜
市
唱
片
檔
紛
紛
改

為
播
台
灣
曲
︵
因
台
灣
未
入
該
作
曲
作
詞

會
︶，
而
像
尹
光
等
另
類
市
井
有
味
歌
亦
未
入

此
範
圍
，
於
是
突
然
紅
了
幾
個
﹁
廟
街
歌
王
﹂

由
此
這
二
十
年
要
找
一
首
﹁
半
斤
八

做
到

隻
積
咁

樣
﹂
一
類
之
全
民
流
行
曲
，
難

矣
，
加
上
各
類
電
子
媒
體
紛
紛
興
起
，
歌
唱

界
再
難
出
現
梅
艷
芳
、
徐
小
鳳
劉
、
德
華
、

張
學
友
等
之
天
后
天
皇
了
。

六
十
年
代
電
台D

J

大
紅
紅
過
大
明
星
，
尹

芳
玲
、
李
我
、
黃
天
朗
等
不
少
﹁
播
音
皇

后
﹂、
﹁
播
音
皇
帝
﹂
湧
現
，
近
些
年
要
成
為

紅D
J

實
不
容
易
，
而
網
絡
微
博
人
比
藝
人
更

紅
的
也
不
奇
，
很
多
藝
人
也
要
借
助
網
絡
微

博
助
打
知
名
度
，
由
此
可
知
整
個
社
會
流
行

生
態
已
改
變
，
在
這
半
世
紀
間
我
們
不
知
不

覺
走
過
了
三
代
。

做
歌
唱
者
和T

A
L
K
SH
O
W

相
聲
類
談
話

藝
術
者
如
此
這
般
半
世
紀
來
都
缺
少
演
出
場

地
，
北
方
尚
有
天
橋
市
集
茶
館
歌
座
，
我
們

南
方
則
除
了
間
中
有
些
茶
樓
歌
台
就
只
有
街

頭
賣
武
。
香
港
有
些
消
費
甚
高
的
夜
遊
場
合

﹁
夜
總
會
﹂
提
供
演
唱
場
合
，
但
絕
非
市
民
大

眾
消
費
處
，
到
現
在
連
這
類
的
﹁
夜
總
會
﹂

也
沒
有
了
。

時
移
世
易
，
核
心
價
值
觀
隨

社
會
轉
變
而
變
，
而
從
新
年
賀
語

祝
福
詞
的
更
新
可
見
一
斑
。
曾
幾

何
時
﹁
添
丁
發
財
﹂
早
已
改
為

﹁
發
財
添
丁
﹂
了
。
近
來
最
熱
門
的
倒
是

﹁
健
康
幸
福
﹂。
尤
其
在
內
地
﹁
幸
福
﹂

已
成
官
民
口
頭
禪
。
甚
至
出
現
﹁
幸
福

指
數
﹂
與
﹁G

D
P

﹂
等
量
齊
觀
哩
。

你
幸
福
嗎
？
對
每
個
人
而
言
，
幸
福

感
是
頗
為
主
觀
的
。
﹁
知
足
常
樂
﹂
正

是
幸
福
感
的
體
現
。
吳
康
民
老
先
生
退

而
不
休
，
且
在
晚
年
屢
獲
殊
榮
，
年
前

獲
頒
大
紫
荊
勳
章
後
，
近
又
獲
教
育
學

院
頒
院
士
榮
銜
。
桃
李
滿
天
下
的
吳
老

偕
夫
人
鶼
鰈
情
深
，
晚
年
周
遊
列
國
筆

耕
不
輟
。
偶
然
相
遇
，
吳
老
幸
福
滿
溢

於
言
表
，
羨
煞
旁
人
也
。

有
人
手
擁
數
十
億
，
雖
被
視
為
﹁
不

義
﹂
之
財
，
但
仍
不
心
足
，
甚
至
把
所

謂
﹁
心
愛
﹂
之
人
擺
上
台
不
以
﹁
醜
聞
﹂

為
恥
，
結
果
當
然
是
連
番
官
司
敗
北
損

耗
天
文
數
字
的
金
錢
之
餘
，
丟
了
名

譽
，
傷
透
腦
肝
心
血
。
你
說
他
幸
福

嗎
？
千
夫
所
指
的
人
又
哪
有
幸
福
可

言
？
難
道
又
相
賴
於
﹁
風
水
﹂
不
利

乎
？
知
足
常
樂
是
為
之
最
。

講
到
﹁
風
水
﹂
實
在
是
玄
之
又
玄
的

一
門
﹁
學
問
﹂，
中
西
學
者
甚
至
用
上

﹁
科
學
﹂
的
角
度
來
分
析
研
究
﹁
風
水
﹂

玄
學
。
生
命
無
常
，
健
康
是
寶
。
其

實
，
心
理
情
緒
的
開
心
快
樂
肯
定
會
涉

及
身
體
健
康
。
如
果
一
個
人
常
常
憂
鬱

納
悶
又
或
者
事
事
不
順
，
常
被
挑
剔
挑

戰
，
如
此
一
來
，
必
然
﹁
條
氣
不
順
﹂，

未
能
開
懷
的
人
，
久
而
久
之
百
病
因
此

而
起
。

近
日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多
位
高
官
相
繼

因
病
入
院
，
令
人
憂
心
。
有
人
提
到
可

能
與
﹁
風
水
﹂
有
變
相
關
。

玄
妙
之
事
大
不
可
盡
信
，
不
過
高
官

日
理
萬
機
缺
乏
足
夠
運
動
和
休
息
難
免

影
響
健
康
，
再
加
上
介
意
民
調
民
怨
影

響
心
理
情
緒
。

原
本
計
劃
中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要
看
的
第
四
齣
中
聯
電
影
，
是

李
晨
風
導
演
的
︽
人
倫
︾，
買
了

四
月
四
日
星
期
一
晚
的
票
，
當
天

下
午
有
課
，
以
為
晚
上
才
看
電
影
是
沒

問
題
的
，
但
我
忘
了
上
課
是
會
令
人
緊

張
、
虛
脫
和
透
支
，
完
全
忘
記
了
看
電

影
的
事
，
結
果
白
費
了
戲
票
。
︽
人
倫
︾

改
編
自
巴
金
的
︽
憩
園
︾，
我
以
前
曾
看

過
朱
石
麟
改
編
自
︽
憩
園
︾
的
︽
故
園

春
夢
︾，
很
希
望
再
看
李
晨
風
的
改
編
以

作
對
照
，
唯
有
留
待
他
日
。

兩
家
電
視
台
都
有
﹁
粵
語
長
片
﹂
節

目
，
間
中
亦
有
可
觀
舊
片
，
不
過
播
放

中
聯
電
影
的
機
會
不
多
，
而
且
據
知
由

於
電
視
台
買
片
的
途
徑
不
同
，
兩
家
當

中
只
有
其
中
一
家
才
會
有
中
聯
電
影
播

放
，
故
本
次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的
中
聯

電
影
環
節
是
十
分
難
得
的
機
會
，
可
以

集
中
地
觀
看
不
同
類
型
和
時
期
的
中
聯

電
影
，
而
在
影
院
中
觀
看
舊
電
影
，
當

然
也
與
在
家
觀
看
影
碟
或
電
視
有
根
本

上
的
區
別
。

上
周
真
正
記
得
去
看
的
另
一
齣
中
聯
電

影
，
是
作
為
中
聯
電
影
公
司
成
立
二
周
年

紀
念
作
的
︽
愛
︾
及
其
續
集
，
是
約
四
小

時
的
影
片
，
由
多
位
中
聯
導
演
分
別
執

導
，
演
員
方
面
幾
乎
是
中
聯
同
人
的
總
動

員
，
吳
楚
帆
、
白
燕
、
張
活
游
、
李
清
、

馬
師
曾
、
紅
線
女
、
容
小
意
、
梅
綺
、
紫

羅
蓮
、
黃
曼
梨
都
有
重
要
擔
綱
，
李
小
龍

也
有
不
少
演
出
，
此
外
幾
位
導
演
如
盧

敦
、
珠
璣
、
李
鐵
亦
參
與
了
演
出
，
可
算

是
中
聯
電
影
中
的
大
製
作
。

︽
愛
︾
及
其
續
集
顧
名
思
義
，
是
一

齣
倫
理
劇
，
談
論
愛
，
但
範
圍
比
一
般

人
所
想
像
的
更
要
廣
闊
，
由
親
情
、
婚

姻
、
愛
情
談
到
社
會
關
懷
以
至
更
廣
大

的
博
愛
，
雖
然
有
可
能
變
得
陳
義
過

高
，
但
本
片
成
功
在
真
正
提
出
其
意

義
，
故
不
會
覺
得
﹁
過
高
﹂，
而
是
一
種

在
現
世
近
乎
絕
跡
和
不
可
能
，
或
只
能

使
人
失
笑
的
使
人
心
向
上
提
升
的
力
量

和
呼
召
。

中聯電影《愛》及其續集

B
rian

是
我
當
年
應
邀
往
洛
杉
磯
加
州
大

學
，
作
訪
問
學
人
時
候
認
識
的
一
位
小
友
，

誠
懇
熱
情
，
以
我
人
生
路
不
熟
，
擔
當
了
幾

天
義
務
司
機
和
嚮
導
。

及
後
，
他
畢
業
回
港
就
業
，
一
直
幹
勁
十
足
。

日
前
忽
然
來
電
，
說
已
辭
職
不
幹
，
言
下
十
分
苦

惱
。講

多
幾
句
後
了
解
，
原
來B

rian

在
公
司
結
交
了

一
位
朋
友
，
相
當
投
契
，B

rian

認
他
為
死
黨
，
甚

至
為
他
揹
過
一
次
黑
鍋
，
頂
了
一
次
錯
失
。
誰

知
，
這
位
﹁
死
黨
﹂
最
近
卻
接
二
連
三
出
賣

B
rian

，
令
他
非
常
傷
心
沮
喪
，
辭
職
離
開
那
個

﹁
無
情
地
﹂。

這
個
案
例
，
令
我
想
起
一
般
青
年
開
始
個
人
事

業
早
期
的
一
股
通
病
：
把
工
作
地
點
視
為
交
際
場

合
、
把
工
作
伙
伴
視
為
死
黨
知
心
友
。

當
然
，
公
司
裡
面
人
人
皆
是
知
心
好
友
，
乃
人

世
間
最
開
心
不
過
的
事
，
不
過
，
人
世
間
哪
有
如

此
理
想
？
我
自
己
初
出
道
時
也
曾
遭
受
類
似
挫

折
，
痛
定
思
痛
，
已
清
晰
分
開
朋
友
與
搭
檔
。

一
間
公
司
裡
，
彼
此
盡
忠
職
守
、
履
行
本
份
的

話
，
不
必
一
定
是
好
朋
友
，
工
作
也
可
圓
順
推

行
。當

然
，
現
代
都
市
，
工
作
競
爭
激
烈
，
多
數
人

超
時
工
作
，
沒
有
多
餘
時
間
從
事
社
交
，
尤
其
是

初
出
社
會
的
年
輕
人
，
很
容
易
便
將
情
感
投
放
到

朝
見
口
晚
見
面
的
同
事
，
到
了
利
害
關
頭
，
被
對

方
出
賣
，
受
傷
極
深
。

我
的
建
議
是
，
同
事
之
間
，
保
持
淡
如
水
的
君

子
之
交
便
是
很
理
想
。
今
日
社
會
，
公
司
、
機
構

都
追
求
成
本
效
益
、
講
究
最
大
利
潤
，
內
部
資

源
，
經
常
重
整
、
編
合
，
刪
減
人
手
或
是
重
新
調

配
，
乃
平
常
閒
事
，
這
也
造
成
人
人
自
保
心
態
，

生
死
關
頭
，
不
會
考
慮
友
情
非
友
情
問
題
，
看
透

這
一
點
，
青
年
打
工
朋
友
，
可
以
免
卻
不
少
煩

惱
。

打工不是搵朋友

談到酒，似乎是男人的專利品。自古而今，有關鬚
眉豪傑與酒的軼事耳熟能詳。「五花馬，千金裘，呼
兒將出換美酒」。這是歷史上著名「酒仙」李白的暢
飲情景。「臣斗酒詩百篇，醉後詩如泉。」文人墨客
與酒之性情，於這可見一斑。三國演義中「青梅煮酒

論英雄」，曹孟德與劉玄德之間以酒試才，懼酒匿
才，一直為後人所傳誦。張獻忠與李自成之「雙雄
會」，均於飲酒中施行計謀，至今還有人倣傚之，且
多有得逞者。
然而，近日查閱酒典故，令我大跌眼鏡的是，酒的

發明者竟是女人。《戰國策．魏二》記載：「昔者帝
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
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酒
是帝女令儀狄製作的。帝女也罷，儀狄也罷，都是女
性。 酒的發明者就是帝女。後來的杜康之說，只是
男權社會的修正罷了。
既然酒是女人發明的，那酒與女人的故事也應該不

少吧，答案是肯定的。漢代才女卓文君為了追求婚姻
的自由，隻身離家出走夜奔司馬相如，囊中羞澀無法
度日，身為顯貴的她當壚賣酒。後來司馬相如要納
妾，卓文君把酒賦詩：「⋯⋯今日鬥酒會，明日溝水
頭，蹀躞御溝上，溝頭東西流。」義正詞嚴地譴責了
司馬相如。可見女才子卓文君不僅僅開過酒店，而且
還會喝酒呢！ 宋朝女詞人李清照應該是女人中的極
品了，然而這個極品的女人也是很愛喝酒的。失意的
時候，常獨自對 窗兒，想憑 「三杯兩盞淡酒」，
打發這「晚風來急」的黃昏。現代女詩人席慕容更是
離不開酒，不然不可能把她所捨不得逝去的青春，永
不曾忘懷的愛情，和所有美好的回憶都融入酒中，寫
入詩中：「愛原來是一種酒/飲了就化作思念/而在陌
生的城市裡/我夜夜舉杯/遙向 十六歲的那年⋯⋯」
女人與酒其實是很有淵源的。酒是一種載體，承載
女人的情感和思緒。更多的時候，女人喝下的不僅

僅是酒，而是一點感傷，一點回憶，一點心痛，一點
哀愁。在上述女人與酒的親密接觸裡，女人賦予酒更
多的藝術，酒則讓女人更加生動起來。
時代的腳步走到了今天，女人與酒更加親密起來。

只是這種親密的內涵有了質的變化。
你看，在那到處林立的酒館、餐廳裡，滿眼都是年

輕漂亮、活力四射、嗲聲嗲氣的「陪
酒小姐」、「銷酒女郎」，這些女人
啊，只要你願意掏足她們所期待的
「飲酒費」，再柔弱的女人也能和你開
懷暴飲。
一次，我被幾個有臉面的哥們拉去

陪吃。席剛開始，一位打扮入時的年
輕女子款款走來，身上散發 一股濃
烈的香水味。「諸位老闆來點新口味
的啤酒好嗎？」說 ，她把標有這種
啤酒價位的酒水單子遞了過來。朋友
大揚向來愛捉弄人，見這位秀色可餐
的小姐有酒相求，便半真半假地逗
她：「你能陪我一口喝了這一杯白酒，我就要10瓶啤
酒。」原以為這位銷酒小姐會知難而退，卻沒想到她
爽快地答應了。這使大揚大感意外，因為他指的這個
杯子，是能裝半斤酒的啤酒杯，一口乾掉即便是有酒
量的男人也有些怯場，何況是位嬌柔的女性呢？
可就是這位嬌柔的女性，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端起讓

我們膽戰心驚的大酒杯，如牛飲水般一口而盡。飲後
還笑吟吟地向大揚挑戰：「要不要再繼續下去？」大
揚只能甘拜下風。
事後，我們了解到，像這位能喝酒的年輕女子在這

個酒吧裡有好幾位，她們的工作內容就是銷酒，一個
人負責幾個 ，如果是熟客也可跨 銷酒。碰到難纏
的和不願掏錢買酒的客人，就要陪他們喝酒。由於保
底工資很低，主要要靠銷酒業績提成，這些「酒吧女」
往往都練得一身好酒藝，啤酒七八瓶不在話下，白酒
一斤難不倒她。可喝得吐血也是常有的事。
還有一種深藏不露專門對付客戶和領導的「公關小

姐」，其喝酒的功夫更是十分了得。再厲害的客戶再
矜持的領導在她們的故作扭捏之狀的「柔道功夫」的
招數下也大多變成了「俘虜」。職場陪酒對多數女人
來說並不是快樂的事，作為女人特別是一個有了男友

或者家庭的女人參加職場應酬大多是出於無奈，為了
工作，為了老闆、上司的面子，為了種種推脫不掉的
理由，女人往往是被動參與。而男人的心情也很奇
怪，很多男人往往在酒桌上喜歡有女人，這樣可以助
興，可以調笑，可以心潮逐浪高。但卻不希望自已的
女人去參加這樣的應酬。
酒吧銷酒女郎陪酒也好，職場「公關小姐」陪酒也

好，主動喝也好，被動喝也好，我都欣賞不下去。因
為看她們喝酒的神態，總覺得很彆扭。總覺得與我心
中的女子喝酒的那種風致那種溫情那種意氣那種愁腸
截然不同。
愚以為，女人喝酒還是隨意好。懷 某種目的或被

趕上架的喝酒，總讓人心裡泛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作為男人，更不要將女人與酒刻意地聯繫，甚至將女
人作為一種喝酒交際的工具，須知，這不是在挖掘女
人與酒的潛能，更不是在欣賞女人飲酒的風景，而是
在糟蹋女人與酒的文化淵源啊！
女人本身就是一杯值得細細品味的美酒，越品越會

感覺到她的香甜。作為男人，要品味女人，就要惜香
憐玉，對女人多一點疼愛、謙讓和呵護，讓她散發出
純美迷人的醇香。

吃茶去，吃茶好

歌國春秋

黃仲鳴

客聚

報
載
︽
海
角
七
號
︾
導
演
魏
德
聖
，
正
在
拍
一
部

以
台
灣
原
族
群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抵
抗
日
治
為
背
景

的
電
影
，
叫
︽
賽
德
克
巴
萊
︾，
是
原
住
民
賽
德
克

語
，
﹁
有
種
戰
士
﹂
的
意
思
。
魏
德
聖
想
探
討
的
，

是
一
個
部
族
為
了
甚
麼
精
神
價
值
而
戰
，
也
想
證
明
台
灣

不
是
沒
有
歷
史
。

事
有
湊
巧
，
上
月
到
台
灣
山
上
遊
玩
，
經
過
埔
里
一

帶
，
回
程
時
看
見
由
國
民
政
府
立
的
霧
社
抗
日
事
件
紀
念

碑
，
朋
友
告
之
。
回
台
南
後
，
在
誠
品
找
到
一
本
叫
︽
霧

社
事
件
︾
的
書
，
回
來
看
了
一
個
晚
上
。
作
者
鄧
相
揚
，

是
位
業
餘
研
究
者
，
寫
得
頗
累
贅
，
但
交
代
了
事
件
梗

概
，
且
有
很
多
珍
貴
照
片
。

霧
社
事
件
是
指
一
九
三
零
年
十
月
，
泰
雅
族
霧
社
群
族

人
，
因
不
滿
日
人
的
勞
役
統
治
，
趁
廿
七
日
霧
社
社
區
舉

行
﹁
台
灣
神
社
祭
﹂
運
動
會
時
發
難
，
在
霧
社
各
個
駐
在

所
、
日
人
宿
舍
、
運
動
會
場
和
警
察
分
社
埋
伏
，
大
舉
殺

害
百
多
名
日
人
。
日
方
大
為
震
驚
，
馬
上
派
軍
入
山
鎮
壓

追
剿
動
亂
分
子
，
揭
開
連
串
原
住
民
與
日
軍
警
的
流
血
對

峙
。
據
書
描
述
，
原
族
群
最
後
不
敵
日
軍
，
賽
德
克
族
抗

日
領
袖
莫
那
．
魯
道
在
深
山
彈
盡
糧
絕
，
寧
死
不
降
，
與

家
人
自
盡
。

殖
民
主
義
是
物
質
的
掠
奪
、
精
神
的
屈
侮
，
無
論
如
何

都
是
錯
的
。
不
過
被
殖
民
者
，
在
被
﹁
教
化
﹂︵
或
奴
化
︶

的
過
程
中
，
對
殖
民
國
的
文
化
往
往
又
生
戀
慕
之
情
，
部

分
港
人
對
英
國
、
部
分
台
灣
人
對
日
本
，
都
有
這
種
情
意

結
。
書
中
描
述
兩
位
受
日
人
栽
培
的
原
住
民
，
拉
奇
斯
．

諾
敏
︵
花
岡
一
郎
︶
和
拉
奇
斯
．
那
威
︵
花
岡
二
郎
︶，
自

小
備
受
青
睞
，
入
讀
日
人
子
弟
學
校
，
一
郎
後
更
成
為

﹁
蕃
人
﹂
出
任
教
職
的
第
一
人
，
二
郎
則
在
警
察
駐
在
所
工

作
，
是
理
蕃
政
策
的
﹁
成
功
﹂
樣
板
。

霧
社
事
件
後
，
日
人
懷
疑
二
人
是
策
動
者
，
指
其
恩
將

仇
報
。
至
日
人
奪
回
霧
社
，
始
發
現
一
郎
和
二
郎
分
別
留

下
遺
書
，
指
族
人
飽
受
勞
役
，
憤
極
而
反
抗
，
他
們
也
遭

蕃
眾
拘
捕
，
唯
有
一
死
以
明
志
。
一
郎
和
二
郎
，
困
於
民

族
情
結
與
矛
盾
，
終
與
家
族
廿
多
人
到
山
上
自
縊
切
腹
而

死
，
為
這
段
歷
史
添
上
哀
歌
。

海角七號與霧社事件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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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喝茶，用心生活」，
正是此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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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酒識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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